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是一个 53 kD的含有 gasdermin结构域
的蛋白，它的生物学功能还未知。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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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上的数量，来增强 GSDMD的活化。
同时，我们还证明了半胱天冬酶-1前
体可以剪切GSDMD，剪切产生的N端
片段负责执行细胞焦亡，并且促进成熟
白介素-1β的分泌。另一方面我们发
现，在GSDMD敲除的细胞里，脂多糖和
尼日利亚菌素会引起显著的细胞凋亡，
这种细胞凋亡需要NLRP3和ASC的参
与，并且在正常情况下是受细胞焦亡所
抑制的（图 7[17]）。因此，我们的工作和
同一时期另外2个实验室的工作，共同
为细胞焦亡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
角 [15,16]，并揭示了细胞焦亡和细胞凋亡
之间出人意料的相互作用方式。
5 结论
免疫系统是保护生物体的兼顾“攘
外”和“安内”的强大武器。肿瘤的免疫
治疗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
典型案例。面对日益复杂的内在（肿瘤
等）和外界（感染等）胁迫，只有通过免
疫学领域的基础研究，更好地了解我们
的免疫系统，才能更好地武装自己，利
用免疫系统的强大武器，战胜来自大自
然的生存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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